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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时，后面传来一声呼叫，
憨儿回头，见舒莞屏一边往后退
走，一边与几位随车的护卫搏击，
赤手应对刀戈。他大喊一声：“不

可伤及大人！”
憨儿喊着，与另外两位武士

冲上前去，舒莞屏已退入路边灌
丛。憨儿至此明白：营中护卫欲置
舒莞屏于死地。那些人大喊“叛逆
要逃”，然后火铳弓弩齐发，两位
未及还手的武士立刻倒在血泊
中。一群护卫两眼血红，迎着憨儿

扑来。憨儿连连掷镖，前边的几个
护卫倒下，其余掩入树后。憨儿躲
过几支箭镞，看着返身迎敌的舒
莞屏，大声呼止。伏在草棵中的几
个护卫突然蹿起，围住憨儿弯刀
齐砍。憨儿在地上滚动，躲闪腾
跃，白刃飞旋，几个护卫瞬间毙
命。

舒莞屏且退且顾，身后箭镞
飞溅。憨儿终得挨近舒莞屏，用身
躯遮挡。箭镞掠过，发出可怕的
“嗖嗖”声，扎入身侧橡树。憨儿寻
找密挤的树木，刚说了一声“大
人”，一个踉跄倒地。舒莞屏弯腰
去扶，憨儿已扳住一棵柳树站起，

再次用身体遮护。憨儿肩下洇出
血迹，舒莞屏并未发觉。他们相扯
跃过稀林。刚踏上松软的白沙，又
一箭镞射中憨儿。白沙染红一片。
“我的兄弟！”舒莞屏将其搂在怀
中，发现了两处致命箭伤。“你为

何救一叛逆？兄弟！”呼喊撕心裂
肺。憨儿目光将熄，吐出最后一
句：“大人快些！大公，她在府中等

你！”
寒风将手上脸上血泪瞬间吹

干。舒莞屏如同逃命之麋，一头扑
向蒲荻柳棵。甩开一丛丛荆棘枣
棵，两脚飞过尖芒，大口吞下北
风。回头看，不闻一丝人声，也无
箭镞飞鸣。他瞄一眼太阳落山的
方向，飞奔而去。

舒莞屏认定那些篷船会空等
一场，却未承想大营副统领已将

手下人马分为两支：一支走水路，
另一支踏进沼泽。潜在草中的人
马一直苦等，最终听到了草树碰
撞声：一头白狍子正在蹿跳。狍子
跑出几丈远，一个追赶狍子的人出
现了。副统领示意兵士不出一声，
紧紧盯住，待那人跑得更近，大喊
一声：“着！”

舒莞屏看着那个美丽的身
躯，如一只灵巧的小船荡开草浪，
瞬间不见了。他正有些失望，忽然
听到唰啦啦的响声：几十支弯刀一
齐出鞘，前后左右全是兵士，一个
个红眼疵疵，头上沾满草叶。“公
子啊，总教习大人！你可知我也在

追赶狍子？”副统领从一棵合欢树
下走出。舒莞屏惊得合不拢嘴巴，
极力镇定自己，说道：“副统领大
人，我在沼泽迷路了！”“正是，公
子迷路了。”副统领仰脸眯眼，猛
地收起笑容，厉声喊道：
“给我拿下！”

五

从沼泽到篷船，一路兵士簇
围，个个手不离刀。副统领与舒莞
屏并坐舱中，眯目少言。进入大
营，副统领说：“你从这里跑开，大

营自然难脱干系。眼下总算两清
了！”他对哈腰听命的辛辛阿二
说：“交与提调大人！”舒莞屏心中
诧异：小棉玉？正这样想，对面走
来十余人，中间是一女子，果真是
她！他们走近了，副统领向小棉玉

拱手：“提调大人，迷路的人寻回
了！”小棉玉走向舒莞屏，只不说
话，示意他一起向前走去。辛辛阿
二在前边引路，踏上长廊，右拐，
来到一间屋子。小棉玉说一声：
“请吧。”她与舒莞屏进屋，其余人
退去。

舒莞屏有些恍惚，过了一刻

才认出这是离开前的那间屋子。
柳条箱包还在。“提调大人，这是
一场迷途之误。”他说。小棉玉看
他一眼，目光移向一旁。“我的箱
包还在这里。”“公子匆匆上路，难
免疏失，遗下东西。”她语气沉沉
的。舒莞屏掏出一片沾血的旋镖，

那是憨儿最后攥在手中的。“提调
大人，我死不足惜，只连累了憨儿
和两位武士。这些，须用命还。”他
低下头。小棉玉问：“公子想想，还
有什么遗在府中？”他用力想，想
不出，答道：“属于我的，只有这个
箱包。”小棉玉摇头：“不然。”

晚餐时小棉玉嘱他更衣。破

损沾血的衣服换下，额头和颈上的
伤痕更加触目。舒莞屏端着杯盏
凝神，口中喃喃：“憨儿！我的兄
弟！”杯子跌在地上。小棉玉眼角
有泪，抽动鼻子，长长的鼻中沟蠕
动不已。她长时间看着墙壁，说：
“按府上牒令，凡叛逆人人可诛，
将军追杀并无大错。”舒莞屏低

头：“那位革命党人说得对，‘进易
出难’，只要踏入，也就休想脱身

了！”小棉玉转脸看他，正色道：
“请公子忘掉刚才的话吧，也不要

再提那个人。今夜早眠，明天一早
还要赶往府中。”

舒莞屏想了一夜。脑海中一
直是憨儿最后踉跄倒地、腋下的血
一滴滴落向白沙。他伏在窗前，看
星月下掮了火铳的兵士。闭上眼睛
又是另一个面孔：黑瘦枯干，双眼
执拗，那是即将被凌迟的革命党

人。“天哪，一切竟为亲身所历！如
果说大男儿才会生死无畏，奶娘却
是一个女子！”他痛得弯下腰身。
天亮就要启程，等待自己的尽是屈
辱，或直接就是死亡。在黎明前的
沉寂里，他想再次听到那种神秘的
预兆：“嚓嚓”“噗噗”。没有。

远行的车辆早就停在门前。
他抱紧那只柳条箱包上车。车下是
一脸笑容的胖子，旁边站了辛辛阿
二。与往日一样，车中只有他和提
调两人。不同的是她话语殊少。他
望向路边，心中惊呼：“天哪！我坐
了一辆无枷囚车！”车马腾起尘
烟，遮住了另一队车马，那是漂浮

的、轻如白羽的剪影，这其中就有
憨儿和两位武士。

一程旱路结束，在换乘水路
的舶地，又上来一些兵士。副统领
的人马在此回转。小棉玉和舒莞屏
坐入布幔拉合的内间。茶饮和果品
放在案上，如同往日出游。柳条箱
包就在一侧。小棉玉目光落在舒莞

屏抚弄箱包的手上，一直缄默。一
阵震颤，案上杯子哗啦啦滑下，他

们因毫无提防差点栽倒。
（未完待续）

“你们真要下势搞，就得在解说词上做文章，我

看这个比安灯泡、搞晚会更重要。舍不得在这上面
投入，那就是头痛挠脚、背疮胸割、缘木求鱼、抱薪
救火呀！当然，我不是说安灯泡、搞晚会不重要，我
是说灯泡、晚会就投入了七八百万，而解说词才给
七八万，这是本末倒置、抓小放大、饮鸩止渴啊！”

说来说去还是嫌钱给少了。好吧，既然促上架
了，也不在乎再挨一刀，尊重文化人嘛，给，加到二
十万！可炮制出来还是凌空蹈虚，越发地八岸不沾。

南归雁看得实在着急，满嘴的火泡都攻到嘴角外堆
成草莓状了。

正在这时，安北斗推门走了进来。
他知道，安北斗对“点亮工程”始终有意见，生

怕把七座山点亮，望不成星星了。是他一人看星星
重要，还是北斗镇七八万人口的民生经济发展重
要？这是一个人的格局、胸襟问题。安北斗在小镇混

的时间长了，心胸也混成一地鸡毛了。自上大学起，
这家伙就把精力和钱财花在观天象上，宁愿挨饥受
饿，也要购买装备，多少次夜不归宿，甚至都差点让
学校除名了。有些人爱好啥，一阵子就过去了，他却
把天文爱得死去活来，永不回头。听说他跟妻子一
家都弄得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了。所以“点亮工程”
的困境，南归雁也懒得给他说，有时还怕他看笑话
呢。好在安北斗干事还是认真的，并且很有一套办

法。尤其是蒋存驴的丧事，当时整得镇上确实狼狈
不堪。闹到中途，家属甚至已经起灵，要把棺材抬到
镇政府门口堵着，就是为了搞臭“点亮工程”。是安
北斗顶在棺材前十二个半小时，才算制止了这场狂
风巨澜般的移灵风波。近二十天，安北斗一直处在
一线，从背死人出沟，到最后拉回村里安葬，几乎每
一细小关目都是他亲自谈判处理，直到风波平息。
应该说，他是有功之臣，并且是大功臣。南归雁也想

在忙完这阵后，把他的正股级待遇解决了。不说老

同学，人家自己把事情也干到这份上了。
安北斗一进房，先咕咚咕咚喝了满满一缸子

水，然后擦擦嘴说：“书记，给换一个活儿吧！”
“我不是说了，没人的时候，你还叫我归雁嘛！

看叫得生分的。换啥活儿？”
“温如风我不想看了。”
“咋了？”他有点吃紧地问。
“没咋，基本平稳着。他家麦子今年旺得很，一

天恨不得朝地里跑三趟，估计舍不得在这个时候出
门去。收了麦子，我就不敢保证了。反正我是不想看
了。镇上这么多干部，都换着看一看嘛！”

安北斗这样一说，他反倒放心了。这个时候也
是“点亮工程”最关键的时刻，等麦收后，七座山早
点亮了，该是迎宾搞民居和农家乐的时候了，温如
风即使捣蛋，也能腾出手来应对了。他就问：“那你
想搞啥？”

“随便。听你书记安排么。”
“目前的中心工作你都知道，你说你搞啥？”他

知道这家伙无论放到哪里，都是一把好手，就看他
愿干不。

安北斗有点无奈地说：“那就‘点亮’么、安太阳
能灯么。”
“你也想通了？”

“想通想不通都得干么，我算老几。”
“你看你，还是思想不通么。让你去安太阳能

灯，还不三个灯泡哑两个。”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搞破坏的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北斗，我是说，看守温如风的

工作，跟安太阳能灯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我说不看了，绝对不想看了。看在老同学的面

子上，给我换一个工作，行不行？”安北斗甚至说得

有点小激动。
他就说：“那好，给你换一个。”他突然想到了

旅游解说词。那上面也是天文地理的，安北斗不刚
好合适吗？他就把这份难缠的工作弄到了他头上。

33 北斗星
安北斗接管这事的当晚，就跟应老师团队接触

了一下。应老师先探明了他的身份，当得知是个计
划生育专干，并且外带蹲坑看守上访人员时，就有
些待理不理的，只让一个女助理把打印稿给了一
份，他们继续开会，提升故事内涵去了。安北斗倒没
在意他们的态度，只把一万多字的《北斗镇经济社
会发展理念》与《七星山故事新编》看了一遍，扑哧

笑了。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年月说谎造假，
已到了可以把屁股当脸的地步。就这还二十万，放
在他，二万都不给！他嗵地站起来，端直进了会议
室，里面乌烟瘴气的，烟抽得他甚至有点看不清几
个人的脸面了。应老师就坐在平常书记坐的位置，
眼睛盯着投影，正在讲“文化内涵发掘与旅游开发
之可持续”。见他进来，连助手的助手都没把身子哪
怕是欠一下表示个态度的意思，仍把眼睛盯着画

面，听应老师说得云山雾罩、天马行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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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回“杨杰出”在四年前，杨
杰转业多年，水晶生意已经做得
相当可观了。东南亚来了个大师，
据说相当灵验。生意场上的朋友
抢着请他看风水，杨杰也重金发

出邀请。现在想来那大师实在装
腔作势，长相也是，白白胖胖的，
还有点婴儿肥，所有的胡子加起
来不到二十根。五十五岁长成那
样，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但作
为大师，他被归到天生异相的队
伍里———如果在大街上扒拉半天
都辨不出来，那还叫什么大师？那

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杨杰就被
唬住了。他花了十万请他“简单地
看一下”。

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
在他公司转了三圈，往真皮沙发
上一坐，长了四个小酒窝的肉乎
乎的右手漫不经心地划拉一下，
说：门开错了。这问题很大，杨杰

的公司租的是写字楼的第十六
层，二十八层里所有同样格局的
房间都是东南朝向，他不能随便
乱改。但是大师说，门开错了。补

救的方法呢？大师不说话。杨杰让
文秘书放了两万人民币到沙发上。
大师睁开眼，说：

“在西北角挂一面镜子，利用
光的反射原理，相当于西南方向也
有了门。向着西南走，财源天天
有。”

杨杰立马让人去买镜子。大
师又转了三圈，杨杰聪明了，让小
文拎着人民币跟在他身后，哪个

地方出问题，现场办公，一手交钱
一手消灾解惑。这其中包括：各个
部门办公桌抽屉里或者桌腿下，分
别需要放进去玉石、铜钱或是镇灾
的吉祥符；杨杰的办公桌最下面一
个抽屉要放一个貔貅，这种传说中
的神物只吃不拉，是聚财的行家；
公司进门处（就是西北角悬了镜子

的那个房间）要设置屏风（屏风上
要绘有长城或者塞外边关，因为杨
杰从南方来，要雄壮的气魄给予他
支持），类似中国四合院里的影
壁，该留的必须留住，该驳的也必
须驳回；屏风前的长条几上要放
玉做的蟾蜍，嘴里衔着钱串的那
种，要和田玉（要荟萃大西北的精

华），蟾蜍越大越好，上班时面向
里摆放，意为向内送钱，下班后要
掉转方向，意思是跟着你，走到哪
发到哪（大师特地强调，很多冒牌
货不懂，蟾蜍要么脸朝里，要么脸
朝外，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让它动，
不动怎么能让它时时帮你招财呢？

必须让它忙起来）；每个房间该如
何调整布局，墙角需要添加何种器

物，以便改善风水；等等。
三圈结束，大师又在沙发上

坐下来，满头虚汗，因为看破天机
极其耗神。这一切听上去相当在
理，杨杰打算报酬之外再请大师吃
个海鲜。大师摆摆手，说：
“你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

很重要。”
小文对杨杰递了个眼色，包

里的现金没了。杨杰在大师对面
坐下，说：“大师，先喝杯茶，待会
儿您慢慢赐教。”泡的是台湾的极

品冻顶乌龙，这茶一直放冰箱里，
也就初平阳、舒袖他们喝过。喝茶
的工夫里，小文和财务迅速到楼
下的银行取来了钱。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十二分钟
的点拨里，杨杰做出了两个后来
认为极为荒唐的决定。一个是把

名字改回“杨杰出”，一个是辞退
了从公司草创时期就跟着他混的
兄弟平头。大师说，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的人都会对杨杰的前途抱以
乐观，“水晶坊”的效益蒸蒸日
上，有眼就看得见，但他颇感遗
憾：以杨杰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
念，如果解决了诸多非商业的障

碍，在他坐在沙发上的此刻，杨杰
公司的规模至少该是眼下的一倍
半大。
“一倍半。”大师叼着烟斗说，

“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精确的概
数让杨杰心动过速了。大师看着
守灵一般列队站在他周围的员
工，小肉手又一摆，“一个个来”。

杨杰必须“出”。不是因为
“杰出”，而是要让“人杰”充分地
发挥“出”来。好东西不能憋着，
更不能堵着，是雄鹰就让它自由
自在地翱翔；杨总，你，就是雄
鹰，所以，“杰”必须“出”来。杨杰
痛苦地嘬着牙花子，想到背负两

座大山的那十九年，历史总是以
简单、粗暴和可笑的方式轮回，但
他还是点头同意了。重返少年时
代已经够纠结了，看完了员工们
的生辰八字，杨杰更纠结。大师说
得很直：这个外号叫平头的，得拿
下，犯冲。有他，该你的可能就没
了；没他，不该你的，没准儿也来

了。这个天机本不该泄的，阿弥陀
佛，罪过罪过。大师端烟斗的手都
抖了。三天以后杨杰才下了狠心：

兄弟，对不住了。为了跟平头说清
楚这事，他先把自己灌醉了，他说
平头，你回家扎我的小人都可以，

这钱你务必留下；我给你找了两
家公司，都是好位置，随你挑。平
头去了其中一家公司，也痛快地
拿了杨杰提前支付他的三年薪
水。

三年后，在同一家馆子“辣婆
婆”里，杨杰又把自己灌醉了，为

的是开口把平头请回来。他说兄
弟，我想通了，什么生辰八字、阴
阳五行，都没有人心和情谊重要，
都没有平常心和踏实的干劲儿重
要；投机和侥幸现在就算能成事，
我也不在乎了；公司里的位置随你
挑，只要你答应回来。平头把当年
的薪水原封不动地退给杨杰。红

包都没拆封，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回
来。他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作为
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兄弟，他知道
该在哪个位置上。

恢复成“杰出”，杨杰疙疙瘩
瘩了四年。只在陌生人和要签署
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叫杨杰出，
其他时候，记着，鄙人杨杰。这让

他有种古怪的分裂感，仿佛世上
还有另一个自己，每天两个自己
在对峙。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杨
杰出与杨杰舌战不已，争夺对自
己的所有权；天气不好的时候，或
者梦中的天是黑的，两个人还可
能大打出手；有一次甚至梦见在

厕所里，为了仅有的一个便斗，二
杨相持不下，最后杨杰自己被尿

憋醒了。在签名和接受陌生人的
问候时，必须提醒一下自己才能
适应那个“杨杰出”。点点现在还
经常疑惑地问，是不是当了爸爸
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如果可
以，那到底哪个才是我爸爸呢？杨
杰说，你爸叫杨杰，公司老总才叫

杨杰出。
（未完待续）


